
徐秋芳

在我的故乡，有一个多兰湖。

读小学的时候，眼前蓄满湖水的地方是

两个大土堆。放学的路上，我和小伙伴们背

着书包，从主街穿过胡同，这两个巨无霸一般

的土堆就出现在眼前了。我们二话不说，朝

着土堆狂奔，鞋子里灌进石子也顾不得倒一

倒，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斜着走，像一群五颜

六色的小螃蟹在爬行。爬着爬着，终于望见

了顶，登顶四下眺望，四周的平房矮了下来，

也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站在土堆

上一个冷不丁就往下冲，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身体甩开，脚后跟不住地踩抓地面，控制不了

方向，一瞬间人已经从堆顶跑到堆脚。回头

仰望还在半腰的那几个小伙伴，鸡仔似的，挓

挲着肩膀，正对着我直冲下来。

后来，几辆大铲车，一下一下地把两个土

堆铲平，铲平后又在平地掘出两个深坑。掏

出的土，在一旁堆了座山。那两个土坑挖好

后，注入河水，形成了眼前碧波荡漾的人造湖。

夏日，我和爸爸妈妈喜欢一起到多兰湖

走圈，在湖的外圈人行道上一圈一圈地走。

夏夜的风微微吹过，消去了一天的酷热，湖水

散发出微凉的气息，鼻尖潮湿，毛孔微张，风

摆杨柳，仿佛与我们一一招手。妈妈喜欢绕

湖堤快走，我紧随其后。人一旦快走起来，周

围的事物仿佛都在跟随身体左右摆动，耳后

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

正午，太阳炙烤着大地。我要穿过多兰

湖去上学，一阵小跑，跑到树荫下大口大口地

喘着粗气，歇一歇，再跑向下一个树荫。突然

传来一阵蛙鸣，我疾步朝声音走去，声音越来

越清晰密集。原来，裸露在太阳底下的一群

小青蛙正在四处逃窜，有的正直直地向我蹦

过来。我用脚尖轻轻点地，生怕踩到它们，在

这片空旷又燥热的地面与蛙共舞，一蹦一跳，

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身后还不断地传来青

蛙的叫声。

秋天，我和爸爸走在公园中，水草变得

衰败，湖水悄悄变少，湖底长出密密麻麻的

芦苇，高可没头，好似一群穿着淡黄色毛茸

茸舞衣的舞者，随风摇曳。湖水在芦苇的半

腰处晃，时而与苇秆碰撞，时而流向低洼

处。我望着那片芦苇荡傻傻地想，会不会有

人 划 着 小 船 突 然 冲 出 来 撞 到 我 们 的 面 前

呢？爸爸笑笑说：“你一定是小说看多了。”

但 我 依 旧 对 那 片 金 灿 灿 的 芦 苇 充 满 了 好

奇。天边飞过一只大鸟，飞得很低，轻轻掠

过湖面，荡开一圈一圈的波纹。我问爸爸：

“那只大鸟在干嘛？”爸爸说：“那是水鸟，在

湖中觅食。”那一刻我瞪大了眼睛，观望着远

飞的大鸟，白肚尖嘴，触碰水面时，仿佛是一

位练过凌波微步的武者，轻快敏捷，叼到鱼

后，迅速将双爪抽离，扇动双翅，瞬间消失在

了白茫茫的天空之中。

再后来，多兰湖又进行了改造。爸爸说：

“这次要大改，可能时间会长一些。”很多像爸

爸妈妈一样经常去多兰湖运动的人，因为这

改造一时不知去哪里是好。妈妈没事就和爸

爸去多兰湖围栏外观望，仿佛只有往多兰湖

方向走，才是他们最熟悉的日常。

几个月后，多兰湖终于重新亮相。那个冬

天，放寒假回家的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多兰

湖，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运动场地比原来

增大了一倍，运动路面、灯杆、运动器械、桥面

栏杆焕然一新，人行道造型保留了曾经熟悉

的模样，那两个圆圆的湖面还是曾经的样

子。只不过，冬日里湖水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皑皑白雪给冰面又盖上了一层白色的厚棉被。

湖边的垂柳已从小胳膊粗长到大人合抱

不住，我的眼睛里依旧泛起了这湖往日的模

样。因为多年的陪伴，早已让这片湖水注入

了我们的生命中。

多兰湖，在蒙古语中，意为明亮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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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显斌

在小村行走，常会感到身上湿润润的，好像

淋了一身的雨滴，有一种透亮，一种轻盈。这样

的感觉是常有的。这淋的当然不是雨滴，是一

身的虫鸣，却如同雨滴一样晶莹，一样清新。

淋雨，有时是一种享受。淋一身虫鸣，也

是一种很美的享受。即使不是一身的虫鸣

吧，一颗两颗三颗，就那样随意零落着，落在

心中，也是蛮舒服的。

乡村，永远是虫儿的家园。有人说，有一

棵草，就有一粒露珠。我想，有一棵草，就有

一声虫鸣。尤其是夏日的黄昏，走在田埂上，

走在沟沿边，总会听到一声声虫鸣，就在草丛

间闪烁着。

真的，每一棵草的根部，好像都有一声虫

鸣，密密麻麻的，组成一曲乡村的大合唱。

在乡村，数不出有多少虫鸣，就像你数不

出有多少颗露珠一样。

露珠，还有雨滴，白亮亮的，会打湿你的

衣服，打湿你的身体，虫鸣却会打湿你的心。

你的心会在刹那间一片净白，纤尘不染，生出

一芽芽的草色，开出一朵朵的小花。

有时，在柳色如烟中，搬一张竹椅坐在绿

色的下面，一篇文章读罢，浑身清灵灵的，这

是文字的沁润，更是柳色里滚落下来的虫鸣

打湿的。那虫鸣一声声的，如另一种文字，平

平仄仄，押着韵，带着抑扬顿挫，就那样落在

心上，潮潮的，软软的。

这样的感觉，在城市里却很少产生。城

市里即使有绿色，却总是没有山村里的那么

自然，那么野性。虫鸣也没有山里的圆润，没

有山里的水灵，没有山里的密集，就那么零落

的几声，干瘪、乏力。即使有几声较为饱满的

虫鸣吧，也粘着一层灰尘、一丝雾霾，总显得

不干净，似乎还有一种沉重、一种呆滞，哪里

能和山中虫鸣相比呢？

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大城市，那儿的一切

都显得灰蒙蒙的，包括近处的路面、远处的建

筑和头顶的天空。盼啊盼啊，好不容易下了

一场雨，雨滴落在衣服上，一圈圈污浊的印

痕，慢慢扩展开来。雨滴里竟然带着灰尘，这

样的雨滴，还不如没有。这样的虫鸣，听着黏

黏糊糊的，也不如没有。

在山村，雨是清亮的，是透着微微的绿意

的，是嫩生生的。山中的虫鸣，和雨滴是一样

的色泽，一样干净，一样清润。

我喜欢在山村的细雨里静静地走着，默

无声息地走着。雨不大，丝丝缕缕地落下来，

浑不着力地飘下来。这时，天地一片清亮，丝

毫没有雾蒙蒙的感觉，甚至还透着绿色的嫩，

还透着花色的艳。

人走在雨中，头发上也粘着雨丝，衣服上

也粘着雨丝。

人家的屋顶上，浮荡着淡蓝色的烟雾，很

薄，如笛孔里飘出的乐音一样，就那样虚无缥

缈着，远看一片，近看却什么也没有了。

人走在其中，走在一种微微的凉意里，走

在一种薄薄的湿润中，心里的烦恼和沉重，还

有一些琐事中蕴含的矛盾，都消失在雨中。

此时的人如空壳一般，如透明的一般，没有一

丝杂质，没有一丝欲望，就那样走着，真想一

直走到天荒地老。

在如雨的虫鸣中行走，感觉也是这样的。

走在乡村的田野里，走在无边的草坪上，

无论是早晨，或者黄昏，虫鸣都是密集的，都

是纷纷扬扬的，就那样飘落到人的身上。

此时，心在虫鸣中不再烦躁，思虑也一片

空明。走在无边的虫鸣中，犹如走在一片水

晶天地里。此时的人，也仿佛变成了水晶的，

心，也仿佛变成了水晶的。

虫鸣有的如雨，有的如露。

在山村的房子窗外，有一棵芭蕉。到了

芭蕉叶子肥大青葱的时候，绿色便铺张开，泼

洒开，以至于窗外的一团空气，成为一团绿色

的雾，透过窗纱，喷涌入房中。

人坐在书桌前读书，书也成了绿色，书上

的文字也隐隐泛着绿色。读书人的眉眼，此

刻也成了绿色。

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有一只虫子躲在了

芭蕉叶下，而且是一只年富力强的虫子，声音

非常响亮，滚圆滚圆的，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的，“唧——唧——唧——”就如一颗颗露珠，

饱满地从叶脉上滴落下来，仿佛还带着一丝

晶莹，一丝水亮。

有山村的地方就有泥土，有泥土就有绿

色，就有露珠，就有虫鸣，在山林响起，在院子

篱笆下响起，在葡萄树下的绿色里响起。

草，依土而活。虫，依草而生。

在山村里，草色青青，绵延无边，一直延

伸到天地的尽头，延伸到童谣的尽头，延伸到

思念的尽头。每一棵草上都挂着一颗露珠，

每一棵草根下都蛰居着一只虫儿，在早晨鸣

叫着，在中午鸣叫着，在暮霭苍苍的黄昏鸣叫

着，在月光如水的夜晚鸣叫着。

在城市里行走，带着欲望的心太累了，也

太干渴了，走回乡村，走回山里，沿着青青草

色一直走回去，淋一身虫鸣，为心解渴，也为

你日益枯萎的乡愁解渴吧。

淋 一 身 虫 鸣

劳动者的身影

我 故 乡 的 多 兰 湖

苏州的山
时浩

苏州是水城，水是苏州的眼，明眸善睐。而苏州的山，则

是苏州的眉。

苏州的山说不上高大和巍峨，这里没有崇山峻岭。自然，

苏州的眉也不是浓眉、剑眉，而是弯弯的蛾眉。山清而水秀，

美目配蛾眉，自然眉清目秀，于是乎，苏州天生有一张标致的

面孔，不施粉黛而自得风流。

苏州的山主要分布于太湖一带，它们随物赋形，各抱地势，

错落有致。因为水，苏州的山色总是伴着湖光。吴山青，吴水

碧，你沿着太湖边的公路一路行去，太湖七十二峰，峰峰绝妙，

峰回又路转，美不胜收。

苏州的山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穹窿、灵岩、邓尉、七子、

天池、天平、渔洋、米堆……山峰山岭亦温柔雅致：缥缈峰、莫

厘峰、卓笔峰、叆叇岭……

苏州的山，不光是自然之山，更是历史之山、文化之山。

穹窿山，孙武子曾隐居于此，写就旷世杰作《孙子兵法》；西汉

朱买臣在此山砍柴读书，终成一代名臣；乾隆皇帝六次登临此

山，留下许多逸闻趣事。

苏州的山有故事，有精神，有品格。登天平山，访高义园，

拜范文正公，你不禁会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山上亦有韩世忠墓，“千古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登苏州的山，你会遇见古人，走进传说。灵岩山上，馆娃宫

虽残，玩月池犹在，你会有历史兴亡之感。渔洋山里，你会遇见

伍子胥，那里有他“赠山报恩”的传说。

苏州的山，四季皆可登游，四时之景不同，登游之乐亦大

不相同。春宜登缥缈峰，置身山顶，极目远眺，太湖三万六千

顷尽收眼底，赏心悦目。夏宜临灵岩山，篁竹深处，万竿幽幽，

清凉境界，可以消暑，再听听古寺钟声，来一碗灵岩素面，足以

安慰凡心。秋宜入天平山，秋色层林尽染，你会陶醉于那里的

红枫、奇石、清泉。冬宜去邓尉山，隆冬时节，山上梅花吐蕊，

势如雪海，故名“香雪海”。

说苏州的山，自然还少不了虎丘山。虎丘山很矮，几乎不

能叫山，但它是苏州山的总代表，号为“吴中第一山”。游了虎

丘，你才知道什么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君不见，苏东坡有

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苏州的山，看不完，看不厌。

熊聆邑

箱底压着的那件旧毛衣，一触即破似的

软薄，但它就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柔和而温

暖。毛衣上的图案早已褪色，仿佛是岁月的

痕迹。每次翻箱倒柜的时候，那些关于旧毛

衣的记忆碎片便如同尘埃般飞扬在脑海。

那是个贫寒的年代。母亲一针一线地

织着毛衣，双手好似蝴蝶般翩翩起舞，将无

尽的爱意编织进里面。那时的我还不懂事，

只知道盼望着穿上新毛衣，好在小伙伴面前

炫耀。

穿上那件毛衣，仿佛就能拥有母亲的庇

护，无论外面风雪多大，心里总是暖洋洋的。

它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

见证了我的成长与喜怒哀乐。在那些无法言

说的时刻，是毛衣上的一针一线，给予了我克

服困难的勇气。

随着时光流逝，我渐渐长大，母亲也愈发

苍老。那件毛衣被时光打磨得破旧不堪，但

它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箱底，如同一本尘封

已久的日记，记录着那些逝去的岁月。每当

我想起它，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是对

过去的怀念，也是对母亲深深的感激。

在那个年代，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繁复

的装饰，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便是最珍贵的礼

物。如今，虽然商场里有各式各样的毛衣，但

在我心中，那件旧毛衣的地位依旧无可替代。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

是否能够回到那个冬天，再次穿上那件旧毛

衣，感受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母亲的视力快速下

降，再也不能织毛衣了。回忆起过去织毛衣

的场景，她常常在电话里感叹时光飞逝，叮嘱

我在冬日里要注意保暖。我也常常会与她说

起曾经穿着新毛衣，惹得小伙伴们一脸羡慕

的故事，母亲听得哈哈大笑。

对我而言，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那

件旧毛衣始终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虽然

它已经无法再穿在身上御寒，但依然是最珍

贵的存在。

一 件 旧 毛 衣

1月16日，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冬日笑脸影展”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一名环卫工人
从“环卫工人的笑脸”照片前走过。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寒潮的态度是

瓦楞上的霜

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

闪着寒光

寒潮每次扫荡

北方的大山就为它

蜕一层皮

湖面上的冰层

被它不断加码

这处水鸟们曾经的乐园

在寂寞中打发着时光

只是，忙碌的人们

不屑它的恐吓

脚步匆匆，出行

在路灯下的约会

依然热情似火

任寒潮兀自

呼啸，撕扯

河边柳树垂下的

长发

寒 潮
马克

管淑平

怎么就那么甜，怎么就那么甜呢？

那种甜，只需要尝一点点，就能把心窝儿一下子给甜化

了，把那些沉睡在时光长廊的种种记忆甜开了幸福的花儿。

那熟悉而又亲切的甜，正是我最喜欢吃的米花糖的味道。

别看它只是个其貌不扬的小方块，但在它低调的外表下

却潜藏着十二分的香甜。上面黏着的糯米花，圆而饱满，如珍

珠般透亮，一颗挨挤着一颗。花生米则故意和人们玩起了“躲

猫猫”的游戏，不仔细寻找，还真看不出来。墨点儿一样的黑

芝麻懒懒地沉睡在米花糖块儿上。犹如红玛瑙一样晶莹剔透

的葡萄干，和黑芝麻是相处多年的好邻居。

甜，是一种幸福的味道和记忆。我第一次吃到米花糖时，

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了。忘不了那从舌尖化开的味道，尤其是

那诱惑力最强的米香味儿一股股飘进鼻孔，直往人的心里钻。

米花糖应该很难做吧？你也许会这么问。其实，米花糖

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准备白砂糖 50 克，麦芽糖 50 克，糯米

花 150克（提前一天在清水中浸泡发酵好），花生五六粒、分瓣

儿，葡萄干 10余颗，再来一点黑芝麻，食材就备齐了。

将白糖、麦芽糖和清水倒入锅中熬糖水，小火慢熬，直到

熬到细密的气泡冒出为止。接着用一只筷子沾上适量的糖

浆，如果筷子上有坚硬的糖块凝结，就可以关火了。再趁热倒

入预先准备的糯米花、花生、葡萄干，用勺子把它们和糖水搅

拌均匀。接着戴上塑料手套，在手套上沾上少许的油，将这些

食材充分糅合，并撒上黑芝麻。待它们凝固，接下来就是切米

花糖了。随着一声声刀响，米花糖就大功告成了。

在家里，我这样的“馋猫”定是第一个上前去拿米花糖的，

长辈们这时候总会叮嘱我别烫着。我哪里听得进去，迫不及

待拾起一块米花糖，吹吹呼呼地就吃了起来。

童年一去不复返，我只想再来一块香甜的米花糖。

香甜米花糖

王培静

家中有块不大不小的灵璧石，有底座，是作家朋友高国镜

先生送的。这块石头放在客厅的两个沙发中间，主基调是黑

色，纹理中有些不太显眼的白色。细看像个四不像的可爱小

动物，尾巴却像鱼尾。

酒柜上面有块石头，是块泰山画面石，上面的图案不俗不

艳，中间像条河，两岸是层林尽染的树林。门口的佛案上，铜

质的毛主席像前，放着一块立着的泰山石，底座有些陈旧，也

有些掉色了。石头是圆锥形的，主基调是淡红色，下面色重一

些，中间像大海，上面是一圈圈的图案，整个感觉看上去，像太

阳升起前的景象。没有记错的话，这两块泰山石，是多年前我

和爱人从北京丰台体育馆的庙会地摊上淘来的。

电视机的两边各有一块石头，它们是前几年我和朋友开

车去张北采风，从当地的一家小古玩店里淘来的，店家说这是

正宗的黄河石，从不远处的黄河岸边收来的。两块石头的主

色调都有点青色，图案偏黄色，右边石头的一面是海底世界，

海里的小动物形态各异，活灵活现。那时想，小孙子见了肯定

喜欢。另一面是一把茶壶，有把有嘴，形象逼真。左边的一面

看不出图案来，正面上半部像一尊金蟾。金蟾下面的图案，细

细观察，就是一幅穿着长袍、倚在榻上吸烟的鲁迅肖像。

书柜上还有一块我从内蒙古库布齐大沙漠捡来的像蜜蜡

似的玛瑙石，它的体积比一个拳头还要大些，比一般石头密度

大，也重，上面有很多高低不平的小孔。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它不知在沙漠中经历了多少严寒酷暑、风风雨雨。

我家还有朋友从东北小兴安岭寄来的天然玛瑙石，有好几

块像煮熟风干的猪肉。还有从五大连池带回来的烧得像炭的

木化石，还有我从天南海北捡回来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小石头。

我感觉，每块石头，和你有缘才能和你相遇。

每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已经在这个世上生存了比

我们多几十倍甚至千倍、万倍的时间，也许分别后，它们还会

回归大自然。相信将来，它们还会找到新的主人，像我一样把

它们带回自己的家中，和有缘人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那时

我是一穗小麦

正是籽粒灌浆的时期

怕风也怕雨

这个城市友好体贴

给我充足的阳光

也替我遮风挡雨

我便收起芒的锋利

后来，把金黄色

一半用来妆扮城市

一半用来妆扮妻子儿女

我一点都不留

只留下感激就够了

初到城市
王关社

石 缘


